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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纪念谢晋诞辰百年论坛
本报讯 6 月 16 日，第 25 届上海国

际电影节举办以“时代巨匠 百年回首

——纪念谢晋诞辰百年”为主题的金爵

电影论坛。众多谢晋导演生前的好友、

合作者、研究者和学生后辈齐聚一堂，

探讨谢晋的艺术人生以及他在中国乃

至世界电影史上的独特地位。在论坛

嘉宾眼中，谢晋就像一颗恒星，始终闪

耀在艺术的天空之上。他对时代的书

写、对人民的关注、对创作永不停歇的

创新，使他的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成为永久的经典。

谢晋其人：时代先锋，只争朝夕

作为 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电

影艺术家之一，谢晋在超过半个世纪的

创作生涯中，留下了36部优秀的影片，

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进步的见证

者。2018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谢晋被

授予“改革先锋”的光荣称号，也是唯一

获此殊荣的中国导演。

“谢晋导演是上海电影的丰碑，也

是中国电影的旗帜。”中国文联副主席、

上海市文联主席、演员奚美娟在致辞中

说，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这个平台上探讨

谢晋在电影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分享他

的精神号召力与人格魅力，为当下电影

创作提供新的灵感和养分，是今天我们

对谢晋导演最好的缅怀与致敬。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滕建

勇在致辞中表示，谢晋是“中国电影界

一位伟大的导演”。他说，1993年正是

在谢晋导演的倡导下，诞生了上海国际

电影节，“由谢晋先生本人亲自担任金

爵奖评委会主席，旨在为国内外的电影

人，无论是知名与否，搭建一个专业的

包容的国际化的电影交流平台。也正

是因为谢晋敏锐的艺术嗅觉和精益求

精的专业标准，上海国际电影节自第二

届起就被认定为国际 A 类电影节。30
年后，我们再次因电影相聚于此，更不

应该忘记谢晋在推动上海乃至中国电

影行业发展、引领中国电影国际化方面

做出的巨大的贡献。”他强调，在如今中

国电影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后，电影人

在为此骄傲和自豪的同时，更需要以谢

晋为榜样，“以此传承和发扬谢晋的敬

业精神和国际视野，坚守初心，探索创

新，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弘扬中华优

秀的传统文化，从而推动中国电影行业

的健康发展。”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秘

书长闫少非指出，谢晋的作品从“时代

之变、中国之进”中提炼主题、讲述故

事、塑造角色，把对艺术的真实热爱和

执着追求巧妙地融入每部作品，从细处

着眼，以真情动人，至今让人思之难忘。

“厂里只要有灯亮着，那一定是谢

晋在读书。”在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任仲伦的回忆中，

谢晋有着夸父追日的精神，对创作始终

兢兢业业。在纪念从影 50 周年时，谢

晋以一封“写给谢晋的信”勉励自己继

续奋斗：“你要只争朝夕，把握每一天，

每一小时，兢兢业业，踏踏实实，拍好电

影。”

如何进一步继承、发扬谢晋导演的

艺术精神和传统？上海电影（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总裁王隽介绍，上影集

团将牵头发起纪念谢晋导演诞辰100周

年的系列活动，涵盖展映以及谢晋百年

诞辰特别展等各种形式，纪录片《百年谢

晋》也将与观众见面。

谢晋其作：聚焦人民，书写时代

在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谢晋始

终关注时代、书写人民。无论是早期的

《女篮5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

还 是 后 来 的《天 云 山 传 奇》《牧 马

人》……他对历史、社会、人性的关注与

思考，影响了无数观众。

中国台湾学者、教授和电影监制焦

雄屏曾经在美国的课堂上给学生播放

谢晋执导的电影《牧马人》，“大家都在

掉眼泪，他就是一个时代的代言人”。

在她看来，谢晋不仅保持着创作的融合

与创新，也始终传递着一种直面人生、

直面困境却依然保持希望的态度，“我

一直想对他说一句谢谢，谢谢他对中国

电影的贡献”。

日本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名

誉教授刈间文俊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

始从事中国电影的字幕翻译以及研究

工作，曾经翻译了《红色娘子军》和《青

春》的日文字幕，以及后来的《舞台姐

妹》的剧本底稿。他认为，谢晋的作品

是了解中国最好的“教科书”，“他的电

影拍摄的就是中国几个最关键的历史

时刻”。

在书写时代时，谢晋始终以老百姓

的真实生活为切入点，一句“金杯银杯

不如观众的口碑”道出了他为人民创作

的理念。导演、编剧、电影监制黄建新

在事业起步阶段就得到过谢晋的鼓励，

但更让他难忘的，还是老百姓对谢晋发

自内心的认可——2008年谢晋去世，黄

建新赶赴上海参加追悼会，全国各地的

影迷自发赶来送别的场面让他格外触

动，“那个瞬间，我心里感受到了崇敬”。

在上影厂长大的导演郑大圣，则分

享了他小时候在片场看谢晋导演拍戏，

自己的毛衣都被带到《天云山传奇》当

道具的拍摄花絮。在他眼中，无论潮起

潮落，谢晋导演的作品始终像礁石一样

屹立，“为什么现在隔着更远辈分的观

众依然爱看他的电影？我只能感叹，他

是时代的先锋，拍的是时间的电影。”

谢晋其事：培养人才，助推产业

除了不断突破自我、坚持探索电影

艺术，谢晋也倾注心血，帮助中国电影

“走出去”，促进电影产业发展，培养未

来电影人才。

焦雄屏透露，1989年侯孝贤的电影

《悲情城市》在第4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

节上获得了最佳影片金狮奖，当时谢晋

正是主竞赛单元的评审团成员之一。

在争取金狮奖的关键时刻，也是谢晋大

力向评委推荐，由此改变了中国台湾的

电影史。

导演、监制、香港电影导演会永远

荣誉会长、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永远荣

誉会长吴思远则难忘于 1992年在香港

召开的，由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人参加

的第一届“电影导演研讨会”。这场由谢

晋、吴思远、李行三位导演共同推动的研

讨会，开启了众多影人的交流与合作，为

中国电影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

吴思远的记忆中，当时谢晋的发言就深

深感染着每一个人，“我还记得他的金句

——‘能留下来的就是好电影’。现在

来看，谢晋的电影留下来了。”而在见证

中国电影飞速发展之后，黄建新也一再

感慨谢晋对中国电影产业的推动作用，

“尤其是他在拍摄《鸦片战争》时取景横

店，从客观上助推了横店影视的起步与

发展。”

对于走过 30 年的上海国际电影

节，谢晋在生前同样投注了大量热情。

中国台湾导演王童曾凭借《无言的山

丘》获得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

最佳剧情片奖，时任评委会主席的谢晋

给王童留下了深刻印象。“我 5 岁多离

开上海，50多岁回上海来领奖。我始终

非常尊敬、喜爱谢晋导演，像他这样伟

大的导演，拍的都是灵魂的电影”。

曾经担任谢晋副导演长达七年时

间的导演石晓华则说，谢晋导演总是无

私地向学生分享自己的经验和思考，

“他教给我们的很多东西都是书本上没

有的。他的风格是如此多样，留给我的

印象就是永远年轻，永远都在攀登的勇

者。”

作为“谢晋-恒通明星学校”第一届

毕业生，陈思诚当年是奔着学习表演去

报考的。后来，他成长为导演、编剧、演

员、监制，这段学习经历也一直影响着

他，“当年少不经事，我们眼中的谢晋导

演就是个朴素的老人家。现在回头看，

他的导演手法，他对各种艺术类型的涉

猎，他始终坚持大胆先锋的艺术探索，

都对我们有太多启发。” （赵丽）

本报讯 一部《驴叫》，让不少原本

对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不太熟的中国

影迷，爱上了这位电影视角独特、镜头

语言幽默的大导演。

6月14日上午，上海国际电影节举

行的金爵奖评委会主席论坛上，他与作

为主持人的上海大学电影艺术中心艺

术总监、上海电影学院特聘教授马可·
穆勒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对谈，回忆自

己进入电影行业之初的故事、与新浪潮

电影人竞争的种种趣事以及“退圈又重

新入圈”的理由，十足的“老顽童”性格，

让现场听众笑声不断。

为何拍电影？

“因为我当拳击手输掉了一半

的比赛”

马可·穆勒给学生上课时经常说，上

世纪 50年代定义电影的新潮流并不是

现在所说的“法国新浪潮”，“最早的应该

是波兰新电影”。他始终认为，在多个国

家的新潮流导演当中，“最有突破力、最

有爆发力、最有传奇性的只有一个人”，

此人就是杰兹·斯科利莫夫斯基。

人们介绍起斯科利莫夫斯基的头

衔时，除了导演，还经常会加上画家、乐

手、作家、诗人、演员、拳击手等。他年

轻时写的诗“挺有名”的，作为演员，甚

至还参演过《复仇者联盟》。

当主席论坛上再次听到这些头衔，

斯科利莫夫斯基笑了：“我要稍微纠正一

下。我是一个爵士乐团的鼓手，但我打

得很差；我也当过拳击手，不过是业余拳

击手，在拳击生涯中的比赛有一半都是

输的，所以我也不是好的拳击手；说到诗

人，我的诗歌也发表过，只不过是刊登在

发行量很小的刊物上，真是不好意思。

所以，这些都不值得给予美誉。”

只有涉及到电影的工作，他才会

“笑纳”：“只有制作电影才是我真正走

进大众视野的唯一的机会，能够真正将

我变成一个艺术家。当然我觉得我还

是挺幸运的，进入电影行业，对我来说

非常顺畅，而且我也一直扎根在其中。”

斯科利莫夫斯基进入电影领域纯

属意外，波兰电影《灰烬与钻石》的编剧

写了另外一部影片的剧本，但不是特别

满意。在波兰编剧学会，他给斯科利莫

夫斯基看了自己的剧本，并给出了自己

的解读。当时还在忙其他工作的斯科

利莫夫斯基，晚上花了五六个小时对剧

本进行调整，第二天这位编剧看了之后

表示“非常满意”，并力邀他加入自己作

品的剧组。

不久后，才刚刚进入电影学院几天

的他，又收到了一个特别的邀请——当

年的波兰奥组委希望请导演拍摄一部关

于拳击手的短片。回忆起这件往事，他

笑着说入选的过程有点“作弊”嫌疑：

“波兰奥组委其实想找的是已经从电影

学院毕业的导演，但我才进学校几天，

他们面试时问我是否上过电影学院，我

说‘是啊’，结果我这个大一新生，就阴差

阳错地得到了完成人生第一部电影的机

会——当然，这部拳击电影的题材是我

非常熟悉的，所以并没有什么难度。”

这部短片后来在布达佩斯获奖，他

也开始了自己职业生涯第一部长片《轻

取》的拍摄。“得到这个长片的机会，和我

在被电影学院录取时的思考有关，”他

说，当年他曾自我追问，自己已经二十多

岁了才进电影学院，毕业后是不是就得

从“某个电影大人物助理的助理”开始

“熬”资历？“我不想等太长时间，所以我

决定在学生时期就拍一部长片作品，4
年的学生生涯里，我就一点点完成了拍

摄，最终变成了一部72分钟片长的故事

片，还得到了电影学院委员会的认可。

随后，我确实缩短了职业生涯发展的时

间，毕业那一年，就得到了一个与真正的

专业团队一起拍长片《轻取》的邀约。”

至今，他还是还庆幸自己的选择，

“我的职业生涯开始得这么顺利，是因

为我本人在那个时刻就是个做好了准

备的电影人。”

从电影圈出走

“所有导演都有拍烂片的时候”

拍出《轻取》之后，斯科利莫夫斯基

把这部作品和自己学生时期拍摄的长

片作品，一起送去了纽约的一个电影

节，结果他听到了很多人在赞叹，东欧

来了个有着独特审美风格的天才。

当他在电影学院的同学们还在学

习变焦的用法，通过这个技巧拍出汽车

飞驰的效果时，他已经在采取截然不同

的处理方式了——他用长镜头来呈现

这样的效果。让众人惊艳的《轻取》，甚

至只有 28 个镜头，他使用的“一镜到

底”手法，后来被很多著名导演效仿。

如今再回忆这段往事，他幽默地说：“事

实上，我当年如此选择，是因为那个时

候的电影人之间会相互竞争，特别是60
年代中期的新浪潮电影人之间。比什

么？就看谁的一镜到底能够更长、更复

杂。初衷真的只是纯粹的争强好胜，但

有时候结果却是非常惊艳的。”

正式进入电影圈后，斯科利莫夫斯

基不是总有机会拍自己编剧的原创剧

本，所以他有时候就得改编文学作品。

他经常开玩笑说，自己的第一位编剧是

莎士比亚，“我把《哈姆雷特》改编成了

一个比较怪诞的故事。”

但这样的改编，他自己并不满意。

“我至今一共拍了将近二十部电影，其

中有三四部真的很差、很糟糕，甚至可

以说是很烂。比如我不太喜欢的电影

是《急流的春天》，有时候也翻译成《春

潮》，有三部我最不喜欢的电影，都是根

据文学作品改编的。”他笑着对观众说：

“其余烂片，你们自己去想吧，我不想说

了。”这样的不满意，甚至导致了他后来

的“退圈”，“我很幸运，除了不喜欢的那

三四部，以及比较平庸的那些，还有六

部拍得不错——当然，我知道，所有的

导演都有拍烂片的时候。所以，在拍完

《30个门钥匙》后，我开始慢慢萌生了离

开电影的想法，因为这是我拍得最差的

电影之一了。”

尽管观众并不这样认为，但自己感

觉创作状态“跌入最低谷”的斯科利莫

夫斯基当时“决定不再拍电影”，希望把

所有的精力投入到绘画中去，“我一直

在画画，但因为拍电影，我没有大量的

时间专心画画。”他在绘画方面的天赋，

让他在美国和欧洲都开始小有名气，画

作也卖得很好，甚至获得了一些国际比

赛的奖项，“这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年轻

的艺术家了。”

重回热爱

“我依然是一位年轻的导演”

形容自己“电影职业生涯像蛙跳”

的他，在离开十几年后发现对电影仍有

热情，于是他在给自己定下一个“不拍

烂片”的要求后，重新回到了电影行

业。“在重回电影行业后的四五年里，我

拍了一些挺好的电影，包括《必要的杀

戮》《11分钟》等。现在我特别推荐我最

新的电影《EO（驴叫）》，我自己觉得这

是我职业生涯中拍得最好的一部电

影！”如今已经 80 多岁高龄的他，说这

部作品让他觉得自己“依然是一位年轻

的导演”。

《EO》在戛纳入围了主竞赛单元，最

终获得了评审团奖，随后又获得了奥斯

卡的最佳国际影片提名。影片从一头灰

驴的视角，描述了世间形形色色的人物，

幽默而又特别。他对拍摄过程的回忆，

更是让听众忍俊不禁，现场爆笑不断。

他在这部影片的拍摄中，倾注了巨

大的热情。“我以前从来没和驴打过交

道，但接触之后才发现它们脾性真的太

甜美了，如果块头小一点，我真的愿意

养它们做宠物，”在拍摄中，他把所有的

片场休息时间都用在了和驴相处上，

“它们总是耐心地在‘驴棚’里面等着

我，我则用耳语、用轻柔的声音跟它们

交谈，夸它们‘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宝贝，

你是最可爱的动物’，还会温柔地安抚

它们，给它们喂一些甜食。”

这部作品的拍摄手法很有实验性

质，也得到了各方肯定。在中国，不少

影迷非常喜欢和推崇这部作品，它的中

文译名《驴叫》也让导演本人很喜欢：

“《EO》这个片名本身就是驴叫的声音，

这个译名可能也能鼓励到好奇的观众

去看这部影片。”

虽然说“鼓励观众去看”，但如今的

他，已经不会去迎合观众了。他曾在一

次采访中说，“如果一部电影太完美，就

不需要观众、也不需要任何影评人的评

论，它应该直接进入到观众心里”。在

上影节的论坛上，他也表现出了“少年

心性”：“确实，我会挑战观影人的聪明

才智，我不想把所有信息都按照顺序标

注好编号再告诉他们，而是用一种非线

性的方式展示给他们，这样所有观众都

会对电影有自己的解读，观众才会有一

种满足感，才会觉得自己在心智上、在

精神层面上和电影创作者有所交流。”

这样的他，曾让他被波兰的影评人

评价为“波兰的王家卫”，他颇为开心。“我

创作电影，和观众是一种‘合作机制’，”他

说，“在电影中留白太多，观众就会流

失，所以你必须和观众玩一个游戏，判

断他们的理解力，到底有多少能力能和

你共同创造出希望的结果。”

（赵丽）

本报讯 电影科技正助力中国电

影行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之

路。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虚拟引

擎、区块链、5G、VR/AR/XR、人机交

互等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电影创作

生产的各个环节，并逐步改变着传统

的观影方式，给“未来电影”打开了更

广阔的想象空间。

在近日举办的“未来的电影：电

影新技术应用与制作创新论坛”上，

与会嘉宾就如何利用技术升级实现

电影工业制作能力扩容，推动品质升

级与产业结构迭代等话题，进行了深

入讨论和交流。

科影融合

是未来的必然趋势

在论坛开始前，中国电影科学技

术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张伟，率先

带来一场以“融合前沿科技、传递光

影之美——谈推动电影国产化高新

技术发展”为主题的演讲。她以“融

合创新”概括了当下电影科技的发展

趋势，“只有融合创新才能打破传统

的、既有的运营模式，打造更高的、更

灵活的、资源利用率更有效的解决方

案。”

她理解中的“融合”应该是全产

业链和多维度的融合，除了电影生产

制作流程中的图像处理技术、人工智

能技术、云计算技术，还要有产业流

程的融合，比如融合了前期拍摄和后

期 制 作 技 术 的 虚 拟 制 作（Virtual
Production，简称 VP）；再者是数字技

术和实体经济的融合，比如电影院网

络售票和票务系统、本地系统的融

合；还有网络空间和实体空间的融

合，比如VR、AR和影院的融合。

张伟表示，随着“AI+行业”的创

新应用，大模型会紧紧围绕着行业的

需求，逐步建立完善机制，形成生态，

服务于电影行业的智能化。“总之，全

球科技趋势交融、融合发展的新形态

日趋明显，基于技术迭代和产业应用

的融合创新正成为促进技术创新应

用的新引擎、行业创新应用的新动

力。”

中国移动咪咕公司首席数字官

孙翔云则从“内容+科技+融合创新”

的角度，分享了咪咕在打造 5G+元宇

宙过程中的一些探索和实践。她认

为影视行业发展的下一个风口就是

元宇宙，无论是从前期的创作、摄

录、制作，还是后期的放映、宣发、运

营，元宇宙中涉及的 5G、XR、AI、3D
技术都将为电影技术的升级提供

支撑。

她表示，元宇宙的“开放性”和

“兼容性”，决定了它可以和不同的行

业、场景进行结合，从而实现生态共

建，“元宇宙是自主可控、自由探索、

即时交互和实时在线的，无论是我们

已知的AI技术也好，AIGC也好，还是

ChatGPT也好，它都可以融入我们的

创作中，共同打造一个新的生态共建

模型。”

任何技术手段

都要服务于内容

在随后的论坛环节，嘉宾们围

绕着新技术给未来电影创作可能带

来的影响和转变，畅谈了各自的观

点和体会。中国电影器材公司党委

副书记、中影 CINITY 总经理、中影

华夏影视设备融资租赁总经理边巍

提到，在拥抱和利用新技术的同时，

也要重视内容的协同优化，“我想一

个新技术的出现，一定要跟内容相

结合。如果要想让一个出色的显示

技术充分发挥优势，相应的内容一

定要针对这个显示技术做调整和优

化，这是未来我们要持续努力的地

方。”同时，他强调任何技术的升级，

本质上都是为内容而服务的，“任何

技术手段，它的目标还是能够让观

众更沉浸地、更快速地、更毫无知觉

地进入到这个故事里。”

边巍还特别提到，他们首次尝

试在 CINITY 的推广应用中设置企

业标准，从而保证创作者在他的创

作空间里所看到的效果，能够完整

地呈现在影院的大银幕上，“我们通

过技术手段为创作者和观众之间搭

建一座透明的桥梁，让他们之间没

有任何隔阂，这个标准的产生对我

们而言是一种约束，只有这样才能

保证内容创作和技术应用的整体

性。”

导演刘晓世则通过分享《长空

之王》创作的幕后故事，讲述了新技

术运用对创作的助益。他透露，为

了让演员能真实感受到驾驶战斗机

的各种挑战，他们在模型设计和机

械装置的研究上可谓煞费苦心，“我

们做了 4 架 1:5 的歼—16 模型，每架

长度是 5.7 米，堪称庞然大物，但是

跟真的战斗机比起来它还是小个

子。如果只是在空中飞行的话，我

们基本上看不出来这个飞机是假

的，因为它可以模拟失速、尾旋和眼

镜蛇机动，在空中有很好的机动性

能，确实非常酷。”刘晓世强调，没有

常识的想象力是对想象力的误解，

没有真实的体验，演员的表演即便

再努力，也会失真，“新技术能帮助

我们去实现拍摄上的不可能，但我

们不能因此而没有节制地发挥想象

力，那样会失去真实感。”

新技术的运用

应当具有突破性

作为最早一批进入中国电影市

场的海外影人，繁星满天影视公司

首席执行官、国际电影制片人艾秋

兴，见证了过去三十年间电影技术

的三次重要升级，及其给中国电影

市场带来的影响和转变。然而，对

于新技术的出现和更迭，艾秋兴却

表现出了谨慎的态度，“当新技术被

创作者当成一个工具使用的时候，

它确实能帮助电影人去实现自己的

想法，但很可能它也只是个‘玩具’、

一个商业噱头，仅仅是为了吸引票

房而已。”她毫不避讳地指出，在《阿

凡达》火爆之后，市面上充斥着大量

3D 影片，全然没有考虑到影片的内

容和题材属性，“这样的市场运作显

然已经偏离了新技术对电影创作加

持的初衷。”

艾秋兴认为，一个真正有价值

的新技术，应当是具有“前所未有”

的突破性，且能直接参与电影创作

本身的。她以张艺谋导演的《影》为

例，观众一直很感兴趣影片中的两

个“邓超”的对手戏都是怎么拍的，

“这完全是张艺谋导演团队的一个

‘发明’，他通过一个特殊的传感器

装置与摄像机进行实时互动，解决

了空间的精准定位问题。演员在真

实的场景里，通过真实的表演，实现

了以往需要依靠后期虚拟技术才能

实现的效果，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编剧、导演瑞奇·梅塔也认为，

创作者始终应该保持清醒，以一种

合理、节制的方式使用新技术。“我

们应该首先考虑自己想要表达的是

什么，然后再考虑怎样通过技术来

帮助我们进行表达。换言之，我们

的想象力应该是被约束的，而技术

本身却是不被限制的，所以对我来

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怎么样

去使用这些技术。”

他以最新创作的剧集《偷猎者》

为例，剧中有一组长达 90 秒钟描写

大象在森林里被捕杀的镜头，为了

增加艺术效果，他们用了大量特效

近景，给观众营造了一种“一切近在

咫尺”的效果。“我们想要拯救这些

动物，但如果没有这么生动的场景，

观众很难被打动，从而产生同理

心。”五年前，瑞奇同样想尝试这样

的镜头表现，但受制于技术没能成

功实现，而今天他终于有了这样的

机会，他认为这才是新技术出现的

意义，“我们使用这些技术，就是希

望它能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内容，带

给观众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

（影子）

金爵主席斯科利莫夫斯基：

我会挑战观影人的聪明才智


